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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文质观”的古为今论 
——谈现代机械锁的审美意义 

周慧媛 

（齐鲁工业大学  山东济南  250353） 

摘要：孔子提出了“文质彬彬”的造物理念， “文”即是修饰，“质”即是本质，“彬彬”即是“文质相半之貌”。一个设计

的修饰与其职能要相得益彰，不可有一方过于突出，喧哗取宠，达到“尽善尽美”的平衡。现代机械锁的文饰经过千年的演变与最

初的形态已经大相径庭，其内部结构和功能也在不断精进。虽然现代机械锁的“文”“质”并不是“彬彬”的均衡状态，但现代机

械锁的“质”胜“文”却是必然的，也是有缺憾和均衡余地的。锁具不仅仅是防御的工具，在演变过程中逐渐被赋予了工艺、造型

等方面的审美意义，故可运用古代孔子的造物审美观对其美学鉴赏价值进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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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文质观”名言道：“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

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和》）孔子指出，一个人如若“质胜文”

缺少外在修饰，就会粗野鄙陋，如若“文胜质”缺乏内部修养，就

会华而不实。只有内外双修，文与质的修养达到平衡，才是一个完

美的君子。孔子从一个将功能和审美相均衡的角度，定义了“文质

彬彬”的造物观。“文质彬彬”造物观的应用非常广泛，任何作品

都有其内涵和表现形式，“文质观”对锁具的审美变化研究，也具

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一、对“文质彬彬”审美观的概念分析 

“文质彬彬”的审美观在最初，是为定义“君子”的标准。“君

子”，是古代文人对完美的最高期许人设。孔子对“君子”描述，

首先有第一条：“君子不器”（《论语.为政》）。君子不能像器具一样

只拥有单一的功能，应该“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

成之。”（《论语.卫灵公十五》）。第二条即是君子应该重视自我修养，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

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

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第三

条要求就是君子在重视自身仁德修养的同时还要在行为外表上对

自己有所规范：其一是“动容貌,斯远暴慢矣”；二是“正颜色,斯近

信矣”；三是,“出辞气,斯远鄙倍矣”（《泰伯》）。也就是说君子要端

正自己的体仪容颜，仪态端庄，注意言辞。这样内外双修，品才兼

得，才称得上是“君子”。孔子惯用“君子比德”的方法来鉴赏美

学。孔子对“君子”的要求，引申到造物观上，是难得深奥的设计

理念和审美认知。一件优秀的设计就像“君子”一样，既不能只满

足单一职能，也不能使“内外双修”失衡，君子的“内外双修”即

是优秀作品的“文质彬彬”。一件优秀的作品，内容和形式是唇齿

相依，不可分割的，就像君子的内涵与外表，也是必须相符相配的。 

“文质彬彬”发展到最后，孔子提出了“尽善尽美”的最高标

准。就像内涵和表现是不可失衡的，“善”与“美”也是关系密切

需要相互牵制的。《论语.八佾》中有这样的记录：“子谓《韶》尽美

矣，又尽善矣。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孔子非常热爱《韶》

乐，评价它达到了审美的最高境界“尽善尽美”。但是《武》虽然

在艺术表现形式的造诣上登峰造极，却在内涵这方面比《韶》逊色。

孔子的观点是根据历史现实的差异而产生不同的。《韶》是贤君舜

时期的作品，而《武》是暴君周武王时期的作品。有《韶》与《武》

的这一比较，我们就知道孔子的“善”、“美”和“文”、“质”是一

样有差异的。“美”即是音调和节拍的形式，与“文”相似；“善”

即是作品所蕴含的思想之雅正，与看重“质”的审美特征相符。孔

皦子曾说：“乐，其可知也乐。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 如

也！绎如也！以成。”（《论语.八佾》），可见孔子主张以乐育人。通

过对音乐进行“尽善尽美”的审美批评，孔子也在表达自己对于艺

术审美教育的观点，即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必须达到内容职能和表

达形式的和谐统一。 

二、现代机械锁的“文”“质”批评 

现代机械锁的设计从审美角度来讲，与孔子的“文质彬彬”造

物观既有不谋而合之处，也有泾渭分明的出入之处。据考证，我国

最早的锁具是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木制锁，经过五千多年的发展，

锁的外形、材质及功能都在不断完善。现代机械锁已经脱离了古代

镌刻花纹、赋予神意的设计风格，转而追求精密材料、规准尺度的

理性设计。现代机械锁通常采用不锈钢、铜金属、铝合金等机械性

能好又耐腐蚀的金属材料。现代机械锁的外观设计采用简洁大方的

无饰处理，一般只会占据一定小范围空间标明该锁生产厂家的标

志。摒弃繁杂繁琐的雕镂花纹，采用光滑或略带粗糙磨砂感的平整

表面。外形大多为规整的几何体。这样的“文”既不过分，又给人

以可靠感。内部锁芯也会采用电镀增加其表面光滑度和亮度，提高

了锁芯口的识别性。现代机械锁所采用的坚硬金属材质也使得锁具

有稳重的暗金属色彩。现代机械锁的内部结构经过长时间发展，对

国外技术的吸纳，也缩小了锁口，国家还从安全性将不同的锁芯分

为了 A 级，B 级和超 B 级，无论哪种等级的锁芯，都会采用电镀使

其光滑明亮，这样就更提高了钥匙插入的准确性。可以说，这样的

处理也是为了提高其功能性，是对“质”的精进。 

由此可见，现代机械锁对“质”的注重要略胜于“文”。但是

就现代而言，老祖宗所设计的那种“文胜质”锁具已经渐渐被时代

所抛弃，现代机械锁已经采用工业大批量生产制，在保证安全度的

前提下用统一的尺度和材料规范来压缩成本，满足巨大的市场需

求。在这种信息流和资金链飞速运转的大环境下，现代机械锁就抛

弃了繁琐精致的古老花纹，通过造型的简洁大方和材料色泽的细

腻，达到一定水平的“文饰”美感，在锁芯结构和材料硬度上，却

能紧跟科技发展水平，达到“质”的飞跃。现代机械锁如果放到古

代，一定能满足古代人民的基本安全需求，但不能满足古代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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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观念和心灵寄托感。而现代机械锁如果一定要把“文”与“质”

相平衡，争取外表与内部结构的精密性一致，就一定会降低生产效

率，导致市场缺口。 

三、机械锁具的“文”“质”应用 

机械锁具的发展，可以分为木制锁时代、金属制锁时代和机械

弹子锁时代。可以运用孔子的“文质彬彬”造物观去分析批评这三

个时代中锁具在审美意义上的变化。 

首先，中国锁具的审美意义是几乎随着中国审美文化的萌芽而

启蒙的。在春秋战国之前，只有简陋的木质门栓。春秋百家争鸣之

时，文艺的繁荣被推上了一个鼎盛时期，孔子在这时提出从“仁”

的角度去解释审美相关的艺术问题，建立了以“中和”为精华的儒

家审美认知体系。“中”，即是折中、中庸，“和”，即是和谐、平和。

“中和”在审美认知上的应用主要体现在“文质彬彬”的思想上。

孔子在评价《诗经》时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论语.为政第二》）。“思无邪”的意思就是真情流露、不弄虚作假。，

这是在阐明一件作品的思想内涵对于作品本身立命的重要性。这就

是所谓“质”。孔子在《左传》中又被记录到这样的话：“言之无文，

行之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引孔子语）。表明了孔子认为一

件好作品如果没有好的形式去表现传达它，也会形成很大的缺憾。

因此孔子认为，一件好的作品，既不能缺少优秀真诚的“质”，也

不可以缺少恰当的“文”去表现他。在春秋时期这一思想黄金发展

期，孔子“文质彬彬”的“中和”思想渐渐演变成“尽善尽美”的

最高境界。这样的最高审美标准也敦促育化了一众手工业从业者的

审美观，使得后世的手工艺设计愈加趋于精益求精的方向。春秋后

的战国时代，锁具被鲁班赋予了新的生命活力。此时期的锁具还处

于采料于木的时期，外形也只是普通的“门栓”，鲁班不仅对“门

栓锁”笨拙粗陋的外观进行改善，还在内设堂奥机关，使得成为真

正有实用价值的锁具。鲁班正是受到孔子“文质观”的影响，缩小

锁具的体积以提高其“文”，增加锁具内部结构的精密性以扩大其

“质”，做出了“文质彬彬”，既美观又实用的“中和”设计的第一

步尝试。因此可说，中国锁具的审美认知起源是和孔子“文质观”

同源而生，是“文质彬彬”的影响产物。 

其次，现代机械锁的前世——古代锁具的机械美学与“文质彬

彬”的造物理念息息相关。在中国锁具的发展历程中，锁匠工人一

直在追求“文”与“质”天平的平衡。锁的定义是随着私有制的产

生而浮现的。因为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渐渐有了富余，人与人

之间的财务数量上出现落差，这样的落差促使人们自主研究保护自

我财物的方法。从最初的假借自然物体，比如巨石、草垛，到锁拥

有形态上的固定雏形——木门闩，这段时期产生了一个“文”与“质”

的飞跃，木制锁是有固定形式的，工匠对其“文”进行了因地制宜

式的规定，此时期的“质”非常的薄弱，其功能不仅单一，安全性

也不足以更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于是为了提高锁具的“质”，工

匠运用了坚硬的金属作为材料，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探索出簧片结构

的锁具。有西汉末年的文献可以证明：“户钥，自关而东，陈楚之

间谓之键”（《方言》），这说明了簧片锁是利用钥匙和弹簧片之间的

弹力关系，来达到开合的目的。这种簧片锁的技术一直延续发展了

三千多年，此时的锁具在“质”上的发展已经到达了技术顶峰，在

簧片锁流行的三千多年里，锁具的技术与功能发展速度愈来愈缓，

甚至停滞不前，工匠不再研发新的锁具结构，转而在锁具的文饰方

面大做文章。这是由于历史的更迭，人们的精神面貌和文艺创造得

到了大大的提升，对器物的审美渐渐偏向“文胜质”。人们对锁具

的外形和装饰纹理大感兴趣，进行了多姿多彩的设计，甚至衍生出

完全“文胜质”的首饰装饰锁。锁具不再是单纯的开关工具，更是

表达人们愿望情感的工具。既有兼具实用和观赏的花旗锁，也有具

有惩罚意义、根据所束缚的部位形态而形态各异的刑具锁，还有作

为具有民俗特色的护身吉祥物的首饰锁，具有益智类游戏意义的密

码锁等等。发展到首饰锁和玩具锁这一步时，锁具的审美意义又悄

悄地转回了“文质彬彬”，这里的“文”仍可视为变幻多端的精美

雕镂，而“质”已经不是单纯的防盗职能，而是传达祝福、表达爱

意、悦己悦人的功能。 

再而，现代机械锁的今生——步入工业化批量生产的机械锁也

在“文”与“质”的平衡上做出改变。簧片锁流行到 19 世纪中期

已经不能满足工业化时代的时代需求。簧片锁以及更古老的锁具都

渐渐被弹子锁替代，人们开始吸纳国外先进精密的制锁技术，引进

可以精细和大量生产锁具的生产机器来代替手工艺人的单一输出。

由于锁具的大量生产运用，为了保证锁具的安全性，就更需要对锁

具的“错开性”进行精准的计算与实施。每一家生产锁的厂家都会

对锁内部的结构有独立完整统一的一套设计图纸，而每一个外表相

同的锁之中，其内部构造却因为弹子孔数和弹子级别的少许不同而

产生不同。也就是说，在工业化生产的流水线上，有可能只有一种

“文”的存在，却会有成千上万种“质”的构造。这便说明现代机

械锁对“质”的发展的进一步突破与探究。 

本篇文章的观点是现代机械锁采用的是“质胜文”的审美思想，

但根据孔子的观点，“质胜文则野”。而现代机械锁的表现却并不让

人觉得粗鄙简陋，这是由于现代机械锁并没有完全抛弃“文”饰，

甚至是通过对“质”的处理而提升了“文”的表现，让用户体验到

合理、大方。 所谓对“质”的处理，其中处理方法有电镀、抛光

等。这些处理方法一是解决装饰性的需要，二是满足防腐性的需要，

延长使用寿命，三是耐磨和减磨性，减小使用寿命内外观的变化。

可以说是既是满足“质”的基本要求，也是对“文”的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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